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争确属无谓。”（12）对他而言，“大中国诗观” 是与 “世界文学” 相呼应的美学
定位，在此基础上，他在长诗《漂木》问世时，进一步提出了 “漂泊的天涯
美学” 的概念，着力探求将个体性、民族性经验提升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哲理




的 ‘漂泊者’ 也好，‘天涯沦落人’ 也罢，我要写的是他们那种寻找心灵的原
乡而不可得的悲剧经验”（13），对悲剧经验的书写和对个体生命意识的悲剧性
体认，使其作品获得了超越文化版图限制的世界性意义，“汉语性的 ‘天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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